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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骑长驱，几危及，江山半壁。嗟
赵宋，中原板荡，寄身锋镝。北顾已沦蹂
躏地，南迁难免蒙尘日。到如今、岛上说
康王，留遗迹。探岩穴，龙飞出。横翠
嶂，泉霏滴。想黄旗临幸，海涯生色。铭
勒诗碑依旧在，相传轶事稽翔实。溯六
陵惨史自偏安，殊堪惜！”

这是温岭松门诗人江昭民所作的词
《满江红·龙门海岛古迹》，所写的是松门
镇白岩村（2018年 8月，原塘礁村、白岩
村合并为白岩村）塘礁摩崖相关史事。

知道原塘礁村之名，是因为张直生
先生编的《温岭文物简志》书中，收录了

“塘礁摩崖”，文称：“明。在龙门乡塘礁
村龙王庙。摩崖高 1.3米，宽 0.8米，行楷
书。诗为：‘千丈岩空龙已飞，至今瀑布
傍云霏。康王曾此祈潮助，遗迹传闻在
石矶。’落款为‘钦差分守浙江参将□伯
□山人□题，松门卫掌印指挥程衢□政
□□绍□，戴潮勒石。’”张直生撰写这
段文字时，塘礁村还属于龙门乡，未并
入松门镇。

笔者早就读到过这段记载，近年还
有幸两次实地探访塘礁摩崖，一次在 6
年前，一次就在半个月前。

龙王堂山龙王宫

2018年 4月第一次实地探访时，几
位村民告知想要看到塘礁摩崖，得进入
村南靠海的一处船厂，即浙江振兴船舶
修造有限公司厂区，沿着一条上山的小
路到达龙王宫——“那摩崖就在庙里”。

这个船厂规模不小，厂区内处处可
见橙黄色的龙门吊，还有大大小小修造
中的钢质渔轮。边走边问，终于找到通
往龙王宫的那条海边山道。山路较平
缓，路边靠海的山坡上，金樱子的白花
正盛开。

龙王宫所在的这座山，叫龙王堂
山，《温岭县地名志》记载，它是龙门岛
的主峰，最高点海拔202.9米。

龙王宫是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庙，
只有3间屋面，隐藏于龙王堂山的“楼檐
下”。

只见悬崖绝壁下部，似乎被掏空了
一部分，因此凹了进去，怪不得称之为

“楼檐下”。小庙前，似乎准备新建一座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庙，已经建了个基
础，但未见人在继续施工。上月 26日笔
者再次探访塘礁摩崖，依然要经过这家
公司的厂区。到达“楼檐下”时，发现新
庙早已建好，原来的小庙依然保存，小
庙里的神像等都未改变，仔细看了下，
令旗上写的是“护国龙王”四字。

《温岭县地名志》记载，“（龙王山
头）其南侧半山腰间有绝壁，高数十丈，
遇雨有瀑布自壁顶下，蔚为壮观”。但笔
者此次和 6年前一样，都没机会看到壮
观的瀑布，只有点点滴滴的水从崖上散
落下来。

“惟德动天龙之为民昭昭也，其功
在水神之格思洋洋乎”，横批“河清海
晏”，这是龙王宫门口的楹联。

塘礁摩崖明人留

塘礁摩崖就在鳌鱼观音神像后面
的岩壁上。不过，上边的落款文字，与
《温岭文物简志》所记载的有些微差异，
实地所见的落款内容为：“钦差分守浙
江参将军川虎山艾升题，松门卫掌印指
挥程衢将军玟□□□□□，戴潮勒石。”

“玟”下五六个字看不清，其中“衢”字，
也可能有误。

笔者曾查了清《嘉庆太平县志》，其
卷二《松门山》一条称：“县东南五十里
海中。王羲之《游四郡记》：‘永宁县界海
中，有松门屿，岛上皆生松。’《读史方舆
纪要》云：‘在里港之外，两山相对如门，
舟行其间，山上皆长古松。’据此，乃海
中山。今皆以卫城北寨基山当之。宋建
炎四年四月，高宗温州还，御舟遇风泊
山下。经圆岩潜济潭祀龙神，赐庙额，玉
音亲书，勒岩上，在龙王堂，亦城东海山
也……国朝闻国政题崖：‘千丈崖空龙
已飞，至今瀑布下云霏。康王曾此祈潮
助，遗迹传闻在石矶。’”

如果按清《嘉庆太平县志》此处的
记载，则塘礁摩崖这首诗，是清人闻国
政所作，文字也与塘礁摩崖有两个字的
差异（“千丈崖空”与“千丈岩空”，“下云
霏”与“傍云霏”），而《嘉庆太平县志》卷
九记载的明代松门卫指挥名单中，又有

“闻国政”之名，闻国政是明松门卫指
挥。也许，这是张直生将塘礁摩崖定为
明代的原因吧。不过，笔者也看到，也有
一些文章认为塘礁摩崖是清代的。是明
是清，看来要从“钦差分守浙江参将军
川虎山艾升题”这一落款中找答案了。

塘礁摩崖是明代还是清代的？2018
年探访归来后，笔者就在思考如何找到
答案，结果得到答案竟不费一点功夫。
百度了一下“艾升”，即看到网上一条
2010年发布的《招宝山一处摩崖石刻墓
碑可能是抗倭名将艾升手迹》报道，文
称：有网友发现，在镇海招宝山发现了

“明文武世家艾公之墓”摩崖石刻墓碑。
镇海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随即对
其进行了考证，认为这很可能是明代抗
倭名将艾升的手迹。

报道称，这块墓碑在招宝山登云坊
东侧山崖的岩壁上，长3米，高0.7米，碑
文从右向左排列：“明文武世家艾公之
墓”，落款“孙升勒石”。大字每字高22厘
米，宽18厘米，楷体，雄壮遒劲，古朴秀美。

报道中还说，据民国《镇海县志》

载，艾氏一族世系排名：“一世艾敬，字
肃之，定海卫指挥；二世艾震，世袭定海
卫指挥；三世艾春，字德元，世袭定海卫
指挥；四世艾升，字虎山，世袭定海卫指
挥，官至昌国参将；五世艾逢时，世袭定
海卫指挥。”

根据这一线索，笔者继续查找资
料，发现这一发现已载入《浙江文物年
鉴 2011》。关于艾升的生平，1994年版
《镇海县志》有如下记载：“艾升（？—
1595）字虎山，县人。世袭定海卫指挥。
明嘉靖年间任备倭把总，与倭寇交锋于
长白港，杀敌62人，并沉敌船两艘。万历
元年（1573）升任昌国参将。次年，击寇
于浪冈山，斩贼 29名，俘 18人，救出被
虏乡民49人。时与指挥李诚立并称海上
御倭名将。未几，被谗发配边关效力，二
十三年（1595）死于戍所。”

文武全才闻国政

清《嘉庆太平县志》上所记的塘礁
摩崖诗作者松门卫指挥闻国政，因为他
生活时间正当明清易代前后，他本来是
明代松门卫指挥，后明代易代，又成了
清人了。

据温岭市泽国镇夹屿村池头林闻
氏所藏的 1999年所修八修《闻氏宗谱》
记载，“闻氏先世居杭，有讳见者，宋咸
平朝进士，翰林院大学士，其孙泰凌，登
徽宗进士，累官至黄州知府、翰林学士、
中书侍郎，解组至台，游历黄邑（黄岩），
隐处于夹屿”。

闻国政，在《闻氏宗谱》中有记载，
是闻氏第十六世。谱中记载：“荒行五府
君讳国政，字荫尧，号赞皇。生于明万历
丁未年九月二十一日午时，卒于清康熙
己巳年九月二十五日未时，洪五公长
子，配五都乌沙浦朱氏，生于明万历乙
巳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清顺治丙戌年二
月初二日未时。生一子，秉谦。合葬于松
门下琴山北之原。公有文武全才，博通
古今，书法中乎蝌蚪，笔势走如龙蛇，年
逾弱冠，考入台州府太平县儒学生员，
随经乡试中式副榜第二名，例应承袭父
职，将情呈报本道转详巡按御史乔奏
准，袭职本卫指挥使，崇祯十年七月到
任视事，至明亡解职。”

据此，闻国政的生卒年为1607年—
1689年，崇祯十年即1637年起任松门卫指
挥使。

谱载，闻国政还有个弟弟叫闻必政。
太平（温岭）林丙恭曾编太平（温岭）

历代文学作品集《太平集》，在《〈太平集〉
凡例》中，他写道：“清代文学家，先哲皆
艳称闻赞皇国政、江白下左，但其文流

传者仅寥寥数篇，无由窥见其真蕴。”
可见闻国政的诗文很少流传下来。
现在所能看到的闻国政诗，在《淋

头潘氏宗谱》卷之二十五，还有一首和
《玉峰仙子乩赠玉节公六旬诗》的和诗，
原诗为：“属余捉笔草华章，转取闲居赋
半行。安乐人生谁得似，一堂稚齿拥霞
觞。”闻国政的和诗为：“归去来兮谢建
章，逍遥云壑伴仙行。重开花甲霞光满，
何必桃源好泛觞。”

但是，据前文可知，艾升去世时，闻
国政尚未出生，则此塘礁摩崖石刻诗作
者绝不会是闻国政，那么，此诗作者是
艾升本人还是另有其人？只能暂时存
疑，留待继续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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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台州方言说“摘奶”，意指对
小儿停止母乳喂养，也有写作“辍奶”
的。深入探究方言的本字，我们发现

“辍”与“摘奶”中的“摘”的确有着密切
的关联。

表示“停止”之意的“辍”，作为古汉
语中的常用字，具有丰富的词语组合形
式。“辍食”意味着停止进食，如宋代陆
游的诗句“典衣买紫桂，辍食致红药（不
吃饭省下钱来买芍药）”。“辍耕”则指中
止耕作，如《南村辍耕录》，它是元末明
初陶宗仪（号南村）避乱隐居松江时，耕
作之余所写的随感笔记。现代汉语中，

“中途辍学”“笔耕不辍”等词汇，也都承
袭了古代汉语的意蕴。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辍乳”一词，它
在古代文献中频繁出现，意指停止哺
乳，与台州方言“摘奶”的含义吻合。如
元代昙噩在《六学僧传》中描述了五代
时期，后周高僧道丕，在一周岁时，得知
父亲战死的消息后，停止吃奶并露出愁
容的情景：“丕辍乳哺，有戚容。”。再如，
清代刘绎在《悼张姬》一诗的自注中提
及“辍乳”：“次孙、五孙自辍乳（断奶）即
姬抚育，同于所生。”

我们在近现代教育家吴研因的诗
句里也见到“辍乳”字样。“二年麟两获，
尔至叹时非。辍乳教兄瘦，加餐使母
肥。”大意是说，两年内我生了两个儿
子，可你生得不是时候，真是让人叹息。
为了喂养你，不得不提前给哥哥断奶，
这使得哥哥面黄肌瘦……

还有，民国时期的《明史演义》讲
到，明熹宗的奶妈客氏在宫中哺乳，后
来“熹宗渐长，早已辍乳，客氏仍留居宫
禁，服侍熹宗”。

以上例子都证实了“辍乳”作为停
止哺乳的用法。

再从读音的层面看看“辍乳”和“摘
奶”的关系。

先看北京话中的“摘奶”。根据《语
言自迩集》（1886 年）记载，清末北京
话，“辍”有 zhuò和 zè两个读音，“摘”有
zhāi和 zè两个读音，也就是说，北京话
里“摘”与“辍”曾是同音字（zè）。既然

“摘”与“辍”同音，那“摘奶”与“辍奶”也
必定同音。“辍”有停止义，又有历史文

献的支持，而“摘”既没有停止义，又没
有有力的文献支撑，因此，“摘奶”不是
本字，“辍奶”必为本字无疑。

根据同音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对
“摘奶”的演变过程作如下推测。“摘
（zè）”，因为是常用字，后来逐渐替代了
“辍（zè）”。随着时间的推移，“摘（zè）”
字的俗音 zhāi又占据了主导地位。书面
语体的“辍乳（zè rǔ）”，在过渡到口语
体的“辍奶（zè nǎi）”后，最终，演变成
了现代的北京方言“摘奶（zhāi nǎi）”。

“摘奶”一词，《北京土语辞典》《新编北
京方言词典》均有收录。

跟北京话相比，台州话中的情形就
简单多了。以椒江话为例，“辍”跟“着
棋”“着衣裳”的“着”同音，跟“摘”音近。
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辍”的读音向

“摘”偏移，久而久之“辍奶”就变成了
“摘奶”。

“摘奶”，虽非本字，但在文献资料
中也发现其踪迹。如清代医书《成方切
用》中就有“摘乳”的记录，这与现代方
言中的“摘奶”相呼应，应该属于演变过
程中的产物。

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的记录，说
“摘奶”的地方，除了北京，还有山东烟
台、浙江金华、安徽绩溪等。但从网上了
解到的信息，远远不止上述地区。“摘
奶”在台州方言中的使用，《汉语方言大
词典》也没有提及。

另外，我们知道，普通话和方言在
读音上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假定

“辍”仍然读 zè，这跟椒江话就对上了。
但现在的读音跟我们的方言差别较大，
这是因为，北京话“辍”字，不知什么缘
故，到了民国时期，读音从原来的 zhuò
和 zè演变成了 chuò，而且是唯一的读
音记录（见《京音字汇》1913年）。也就
是说，北京话首先放弃了模仿古入声读
法的 zè，然后，又将 zhuò改读为 chuò。
普通话随北京话定音为chuò。“辍”字在
普通话与台州方言之间的读音差距就
是这样被拉大的。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
论：台州方言“摘奶”的本字是“辍奶”，

“辍奶”是“辍乳”的口语化表达。“辍奶”
是本字，“摘奶”是俗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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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塘礁摩崖，得进入村南靠海的一处船厂，再沿着这条上山的小路去寻龙王宫。

▲崖上散落的水
▼山下的船厂

▼塘礁摩崖


